
2018 年 9 月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Sept．2018

第 5 期 总第 141 期 Journal of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No．5 Ser．No．141

收稿日期: 2018－06－15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偏误与重构”( 项目编号:

17ZWA002 /2017ZDIXM159)

作者简介: 王澄霞( 1969—) ，女，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王( 1966—) ，女，扬州市职业大学人

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女性文学研究·

《呼兰河传》:“性格即命运”的艺术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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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红完稿于香港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一直备受称道，其中的“祖父的园子”这一部分潜藏着萧

红命运悲剧的内在根源，萧红至死怀念儿时在祖父园子里的那种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的生活状态，这其实是萧红

本人借助描写童年生活所创造的一种人生梦境，清晰地折射出萧红性格的任性偏执。童年梦幻支配着萧红一生，

再一次印证了“性格即命运”这一著名格言。当今“萧红热”现象更多折射出的是当今这个“娱乐至死”时代对一

个文艺女青年尤其是一个私生活复杂的年轻才女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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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萧红热”持续升温。除了数以千计

的研究论文、百十计的研究专著和 60 多部传记

以外，更有影响的是萧红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

的两处文字尤其是被命名为《祖父的园子》的千

字段落，已被大陆 5 家出版社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同时选用作为讲读篇目①。2013 年 3 月，霍建起

导演的电影《萧红》在全国各大院线全面上映。
2014 年，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
又隆重登场。因此，将与萧红有关的这些现象称

之为“萧红热”［1］，实在并不为过。
在此先要提及电影《黄金时代》。香港导演

许鞍华执导的这部影片追述了中国现代女作家

萧红( 1911 ～ 1942 ) 的短暂一生。片名“黄金时

代”出自萧红本人 1936 年 11 月 19 日于日本东京

写给身处上海的萧军的一封信。萧红一生颠沛

流离，能令她满足或快意的人和事都极少极少，

她的临终绝笔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

不甘，不甘”［2］( P103)。
《黄金时代》的编导努力摆脱一味渲染男女

情爱的窠臼，选择了相对来说易于沉闷乏味的纪

录手笔，采用了大量亲友访谈、史料式镜头、信件

复述、人物自述等纪录片摄影手法，真实呈现了

一个性格偏执、极富个性的现代女作家萧红及其

短暂的一生。在学术界几乎一边倒的同情萧红

的声浪中，影片编导在史料搜集上下足功夫，以

求无限逼近历史真相。尽管近年来国内对萧红

的关注持续升温，但是对其文学创作和人生命运

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包括电影《黄金时代》到底

属于对萧红其人性格的真实呈现，还是“萧军朋

友圈对萧红的一次残忍补刀”［3］，都引发了论者

的不同意见。因此，有必要对萧红的文学创作，

尤其是影响亿万读者的《呼兰河传》及其节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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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入解读，同时联系萧红的人生际遇，探究萧

红其人其文的内在联系。
一

笔者认为，《呼兰河传》特别是“祖父的园子”
一部分，其中蕴藏着破解萧红一生悲剧命运的

“达·芬奇密码”———萧红至死怀念儿时在呼兰

县老家祖父园子里的那种为所欲为、绝对自由的

生活状态，其实是她借助描写童年生活所创造的

一种人生梦境，清晰地折射出萧红任性偏执的性

格特点。童年梦幻支配着萧红一生，再一次印证

了“性格即命运”这一著名格言。
在 1940 年完稿于香港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呼兰河传》中，萧红以儿童的独到视角表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呼兰县的风土人情和一般

民众的生存境况，他们的愚昧残忍、质朴善良与

无尽苦难。语文课文《祖父的园子》就选自《呼兰

河传》第三章第一部分。这一千多字的篇幅写的

是一个四五岁小女孩的日常生活，她无忧无虑率

性而为，慈祥的祖父呵护左右，老家的后园就是

她童年的天堂。全文语言清新，基调欢快，充满

孩子的天真和灵气，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特别是

对纯真童心的由衷赞美。
萧红因反抗包办婚姻于 1930 年离家出走，此

后就一直漂泊无定，感情屡屡遭受挫折，抗战后

期又只身远走香港，人近中年还疾病缠身，此时

的她十分怀念自己的童年和故乡，“我要回到家

乡去”［2］( P99) 成了萧红那时的强烈愿望。度过她

童年时光的美丽后花园，祖父的慈爱宠护，自己

儿时的娇憨单纯，越发让如今远离故土孤身度日

又疾病缠身的萧红，深感慰藉和温暖。
以上这些观点就是萧红《呼兰河传》问世 70

余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界、语文教育界基本一致

的解读和评价，也是其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

要原因。
但是，这样的解读显然太过肤浅狭窄，因为

萧红借助这一段童年生活的描写所要传达的独

特的情感和愿望，没能得到深入的解读和深切的

体察领会; 也未能由此剖析萧红的性格特点，并

进而挖掘萧红人生悲剧的内在缘由。其实，只要

再参看文中另一段文字，尤其注意其中那十一个

“就”字所传达的意愿，或许就能读出儿童视角背

后的成年心理:

花开了，就
獉

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

了，就
獉

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
獉

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

有无限的本 领，要 做 什 么，就
獉

做 什 么。
要怎么样，就

獉
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

瓜愿意爬上架就
獉

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
獉

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
獉

开一

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
獉

结一个黄

瓜。若都 不 愿 意，就
獉

是 一 个 黄 瓜 也 不

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

米愿意长多高就
獉

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

天去，也没有人管。［4］( P280) ( 着重号为笔

者所加)

上 述 文 字“平 易 而 又 隽 永、清 通 而 复 清

新”［5］，历来被人称赏不已，这一段落也是全文的

核心或曰点睛之笔。但是细细研读就会发现，这

段文字传达出萧红一心向往的是那种为所欲为、
毫无羁绊、极度自由的生活。结合前文所写的这

个女孩在后园中的种菜、拔草、栽花、浇水、填坑

等活动，无一不是由着她的性子，没有遭到祖父

丝毫的呵斥或管制。萧红借这两段文字表达了

一种共同心愿: 为所欲为，绝对自由。细加鉴别

就可发现，来自萧红记忆中的小女孩和祖父一起

在园子里的活动，基本上是真实的，而所表达的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

种强烈渴慕绝对自由的心理和愿望，则绝非一个

四五岁女孩所能拥有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对自身行为的状态和性质，在认识上不可能如

此自觉和清晰; 更不可能有如此明确的愿望。这

种理想和渴求只能来自成年的萧红，不过是她假

借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来加以倾吐和表达。《呼兰

河传》写就于萧红离世前一年，那时的她竟还强

支病体，怀着憧憬和追求，倾尽心力描绘昔日“祖

父的园子”。由此可见，在她三十多年的人生中，

这一童年梦幻给她的印象之深刻、影响之巨大。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

世间死 了 祖 父，就 没 有 再 同 情 我 的 人

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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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了［6］。
退一步说，即使那般绝对自由的生活确曾为

萧红童年时代所有，那也只能是一度拥有，而非

能够时时拥有直至永远，因而不应将它作为理想

人生而盲目追求。因为复现当年那等生活情状

必须具备三个前提: 首先，孩子才四五岁，因此凡

事可加宽容; 其次，对这个孩子凡事不予计较的

长辈是年届七十左右的祖父，相比中年的父亲要

宽容慈祥得多; 最后，这是在自家的菜园子而非

客厅，不会造成多大损害。上述三项条件缺一不

可。小说中就曾写到，那时候这个小女孩曾头顶

宽大的缸帽子摇摇晃晃想走进里屋去，父亲抬起

一脚就将她踢翻在地了［4］( P296)。
其实，人们的童年生活哪能全都如此无忧无

虑、自由自在? 不往远处说，仅以入选语文教材

中的同类篇目为例。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社戏》等篇章，都写到了他本人的童年生

活。文中所写固然不乏童年生活中种种的有趣

情景，表达了作者对那段已逝时光的怀念与向

往，不过，百草园中自在快乐的生活未能持续多

久，纵使“迅哥儿”万般不愿，他还是被送进了全

城最严厉的书塾。书塾中的学习生活虽然也有

种种乐趣，但是也有种种不自由，还会时时存在

着戒尺的威胁。《社戏》中掘蚯蚓、钓虾、放牛、看
戏、吃豆子诸事固然快乐无比，可其间同样也有

种种不顺心，想去看戏就差一点看不成。其《五

猖会》中所写就是鲁迅童年时期的一段痛苦经

历;《父亲的病》一文更反映出鲁迅的童年生活充

满了艰辛。
至于萧红《呼兰河传》的语言，一般论者都认

为充满童真和灵气，特色鲜明。笔者却认为这种

说法只是表层之见。譬如下面一段文字就当细

加品味推敲: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
獉

大的，天空是特
獉

别
獉

高的。……是凡
獉

在太阳下的，都是健
獉

康
獉

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

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

答似的
獉獉

［4］( P280)。(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细加推敲这段貌似儿童话语的文字，就会产

生如下疑问: 才刚四五岁的小孩子，她的观察何

以如此认真细致，会觉得太阳特别大，天空特别

高，还会有“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这样高

度抽象的判断和结论? 因为四五岁的孩子还不

具备健康与否的知识或概念; 不能明确区分何谓

事实何谓想象，更不会觉得“站在对面的土墙都

会回答似的”，自然也就更不会有“玉米愿意长多

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这

样的判断、想象和预见。可见，这些语言是成年

萧红的语言，这些感受更应都是成人萧红的感

受。这也进一步证明在“祖父园子”中的自由自

在、为所欲为的童年生活，带有成年萧红的诸多

想象，是她借此传达出的梦幻般的人生理想。
在“祖父园子”里的这段梦幻岁月以及对这

种梦幻的念念不忘，充分反映出萧红性格上的执

拗任性。《呼兰河传》中的其他多处细节也印证

了萧红的这一性格特点。例如，祖父教她背唐

诗，她听了喜欢的才背，不喜欢的就不背; 她也不

愿规规矩矩地念诗，而喜欢扯着嗓子胡乱喊叫，

背不背、怎么背，反正全由着她自己的性子来:

但我觉得这乱叫的习惯不能改，若

不让我叫，我念它干什么。每当祖父教

我一个新诗，一开头我若听了不好听，

我就说:

“不学这个。”
祖父于是就换一个。换一个不好，

我还是不要［4］( P299)。
《呼兰河传》还写到萧红的祖母有“洁癖”，平

时窗户纸总是保持洁白平整; 而用手指捣穿那些

窗户纸，却是幼年萧红惯常的喜好，“若不加阻

止，就必得挨着排给捅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

得加速的抢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破得越

多，自己越得意”［4］( P282)。祖母气得无计可施，只

得躲在窗户后面用针戳她的手。这样一来，祖母

对她的诸多好处萧红全都不以为然，唯独祖母用

针戳她 的 手 这 一 细 节 她 刻 骨 铭 心，一 直 难 以

释怀。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有一句著名格言

“性格即命运”，萧红这种任性而为的性格特点，

注定了她的坎坷命运。“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

总好像时时沉迷在自己的向往之中，还有些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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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大概就是她的弱点吧!”［7］( P319) 萧红好友

李洁吾的这番感慨，应该是知人之论吧!

二

萧红借助童年回忆所表达的这种为所欲为、
绝对自由的人生理想，既然只能是一种白日梦

幻，那么，将梦幻当成理想并试图在现实生活中

追求其实现，势必屡屡碰壁，可萧红屡屡受挫却

至死靡悟，这就更加令人感慨。萧红与四位男性

的情感经历，也充分印证了上述结论。
( 一) 萧红与汪恩甲

汪恩甲是萧红的未婚夫。18 岁的萧红离家

出逃至北京女子中学读书，就是为了反抗父亲订

下的这桩包办婚姻。其后萧父将其抓回关禁闭，

并断绝经济供给。还有资料披露，汪恩甲的哥哥

汪大澄对萧红的出走大为不满，遂代弟弟解除了

与萧红的婚约。任性倔犟的萧红一气之下反把

大伯子告上了法院。“为保全哥哥的名声，汪恩

甲出庭作证，辩称解约是自己所为，害得萧红输

了官司。”［8］

萧红与汪恩甲解除婚约以后，却又私自离家

与汪在县城同居。怀孕在身、毫无经济来源的萧

红，最终被汪恩甲遗弃在哈尔滨一家旅馆里。因

付不起欠下的食宿费用，萧红差一点被旅馆老板

卖入妓院抵债。
萧红的率性而为和倔犟任性，在她的第一次

情感纠葛中就已表露无遗。在萧汪两人的同居

生活中萧红没有体会到那种“童年梦幻”，汪恩甲

自然不可能如她祖父般宠护着她，容忍她的执拗

任性，以致两人最终不欢而散、恩断义绝。
( 二) 萧红与萧军

时任哈尔滨《国际协报》记者的萧军，在松花

江发大水时救出萧红。正是萧军的仗义相救，才

使萧红免遭卖身厄运，两人因此真心相爱。萧红

怀着别人的孩子，萧军毫不嫌弃毅然与之结为夫

妻。在萧军影响下，初中文化程度的萧红也走上

创作一途，随后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并立稳脚

跟。两人生活渐趋安定，感情却出现危机。此后

萧红独自远赴日本，不久回国，与萧军重归于好，

并相约一起奔赴延安。但是不久二人又爆发矛

盾，婚姻最终破裂。在 1978 年萧军回忆萧红的文

章中，他赞赏萧红的文学才华和为人的淳厚单

纯，同时也认为她既软弱又固执，实在并非一个

合格的妻子:

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

友，我怀念她; 作 为 一 个 有 才 能、有 成

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

我惋惜她; 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

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

……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

我 也 从 来 没 向 她 要 求 过 这 一“妻

性”［9］( P158－159)。
萧红则对萧军的感情出轨满腹怨愤: “可是

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 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

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作出气

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忍受屈辱，

已经太久了。”［10］萧军自有缺点，萧红不满怨责，

这都在情理之中。问题是，萧红有时甚至因为萧

军没有陪她一起去买花生米而与友人先走了几

步，便生气并拂袖而去［11］; 特别是萧军为了两人

生计疲于奔命而疏于对她温存之时，萧红对此的

指责和抱怨更加没有多少道理②。萧军的性格和

身份自然不像萧红的祖父，两萧在 6 年多的共同

生活中摩擦不断，远非萧红回忆中的祖父园子里

那般自由自在、为所欲为，这恐怕是两人最终分

手的根源所在。
( 三) 萧红与鲁迅

萧红来到鲁迅身边，得到鲁迅的无限关怀和

帮助，两人既是师生，又情同父女。萧红觉得鲁

迅如同她的祖父，鲁迅的家就像她祖父的园子，

一段时间里萧红认乎其真地在鲁迅这儿过起她

一直怀念的“祖父园子”的童年生活。其实，萧红

的任性而为和频频造访已经对鲁迅家庭的正常

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可她对此却始终毫无认

知。以致后来许广平先生追忆萧红时，仍难掩

怨辞:

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

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

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

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

照 顾 就 不 能 兼 顾，往 往 弄 得 我 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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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措［12］。
难怪有论者指出: “许广平是在萧红去世后

写这篇文章的，仿佛只是为了纪念，但那份怨责

是掩饰不住的。”［13］

可见，萧红觉得鲁迅就像她的祖父，鲁迅的

家庭仿佛她儿时呼兰家中园子的再现，完全是她

本人一厢情愿的幻想，可悲的是萧红对此始终没

有清醒的认识。
( 四) 萧红与端木蕻良

与萧军分手不久，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又

迅速与东北老乡、青年作家端木蕻良走到一起，

端木毅然与有孕在身的萧红隆重结婚，足以见证

他对萧红的感情以及挑战世俗的勇气。但不久

两人又吵闹不休。抗战期间萧红曾要求与好友

一起买船票离开武汉赴重庆，可这么重要的事情

她居然没跟端木商量，萧红的自我中心和执拗任

性可见一斑: “‘我到哪里去不都是一个人呢?’
……‘为什么要和 T( 指端木，笔者注) 商量呢!’
她睁大了眼睛。”［2］( P85)

萧红与端木在矛盾重重之中辗转来到香港。
萧红身患重病，端木蕻良弃之不顾只身离去，使

得萧红情不自禁地思念起萧军来。在最后这段

情感经历中萧红发现，端木蕻良也没有如祖父一

样娇宠她，在端木这里萧红同样没能实现儿时祖

父园子中的人生梦幻。
现实生活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是萧红竟

然希求现实生活如同梦幻一般万事顺遂，心想事

成。对得到的一切她视为理所当然，而对人生常

有的挫折或不如意却一直耿耿于怀。萧红生前

好友、胡风夫人梅志忆及萧红时，对她“半生尽遭

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临终感慨就

既有同情也隐含批评:

“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 31 岁

呀! 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

夸大的感伤! 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

她一样幸运，二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

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鲁迅先生和

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

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

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

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14］( P288)。
萧红四五岁时在“祖父的园子”里的童年生

活，因着萧红成年后的想象，成了绝对自由、绝对

美好的人生理想。这一人生幻梦影响着她此后

的现实人生; 而真实生活的磨难坎坷，又令萧红

对童年梦幻愈加向往，两者不断互为因果，相互

强化。31 岁的萧红在疾病缠身、困守香港之际，

仍然抱病写下《呼兰河传》，深情怀念、强烈向往

祖父园子中的童年生活，这就充分证明，萧红一

生都执迷于祖父园子一般的童年梦幻。这当然

不能归咎于她祖父对她的娇惯和宠护，不能苛责

她童年生活曾经有过的快乐自在，只能说萧红错

在不该执于一念，不该将这种有着特定条件、短

暂而不可再现、无法复制的童年梦幻，当作现实

的人生理想来执着追求。这种认识上的偏误和

她性格的任性执拗，两者一旦结合就难以改变，

以致萧红至死都未省察。
三

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

一部优秀作品，曾得到茅盾、曹聚仁、司马长风等

大家的高度评价，同时这部小说也使我们对文学

与人生的认识多了一个视角和参照。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和梦想，

在现实生活中的匮乏或缺失，往往通过文学作品

来宣泄和满足，所以，大凡文学作品表达的都是

世人的人生愿望乃至人生梦幻。就此而言，萧红

与她的“祖父的园子”并非个例。例如古典名作

《西厢记》就表现了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历经坎坷

终成眷属的人生理想; 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将

“情”的力量表现得更加离奇夸张，“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15］。情之所

至，生者可以因之而死，死者可以因之而生，爱情

的这等神力，显然是出于作者汤显祖的主观想

象。《窦娥冤》中为给蒙冤而死的窦娥讨回公道，

作者关汉卿就设计了“六月飞雪”等感天动地的

浪漫主义情节，借此表达普通百姓渴求公平正义

的强烈愿望。中国其他流传了千百年的民间故

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白蛇传》《梁山伯与

祝英台》《田螺姑娘》等等，都表现了老百姓的生

活理想和生活追求。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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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遇到一个中意的女子，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

“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是人生最

大的愿望。这个愿望是那么强烈，但是在现实生

活中却并不容易实现，因而这些民间故事或文学

作品就应运而生，以对现实的匮乏给予精神补

偿，从而让人们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但是，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该清醒和明

白，梦幻终究是梦幻，现实毕竟是现实，误将梦幻

当现实，那就会贻害无穷。文学名著《红楼梦》所

描写的宝黛爱情，就曾让多少痴男怨女迷得死去

活来。有记载说，有位千金小姐酷嗜《红楼梦》，

为小说中的“情种”宝哥哥茶饭不思，形容憔悴，

百病缠身，家里人气得夺过她手中的《红楼梦》扔

到了火盆里。这位痴情女子居然还强支病体，大

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16］无独有偶，某公子哥

也为林妹妹相思成疾，百药不灵。后来家人得一

妙法，将一位鸡皮鹤发、颤颤巍巍的老妪搀扶到

他的病榻前，告知他这位就是当年千娇百媚的林

黛玉活到当下的模样，这位多情公子如梦初醒，

相思病霍然而愈。这些近乎笑话的故事无非说

明，误把梦幻当现实者，远非萧红一人。
当代流行歌曲《涛声依旧》一直广为传唱，特

别是其中“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

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几句歌词，表

达了许多人期望与旧情人再续前缘的愿望。有

意思的是萧红的经历倒是印证了《涛声依旧》所

表达的心愿并非无端妄言。已与端木蕻良结婚

的萧红，在目睹了萧军与现任妻子王德芬的合影

后感到无比失落和痛苦，让朋友感慨“想不到她

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14］( P286) 就在萧红重

病缠身被弃置于战火纷飞的香港医院时，她对萧

军还是心存念想:“当时我想到萧军，若是萧军在

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

会来接我的”③。而听闻此事后的萧军虽无比感

慨，也只能徒唤奈何:

尽管她在临终之前，她曾说过这样

的话:“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

我拯救出去的……”( 大意如此，见骆宾

基《萧红小传》) 但是，即使我得知了，我

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时她在香港，我却

在延安……［9］( P159)

那张旧船票虽然还在萧红手里，可是时过境

迁，人事皆非，她再也无法登上萧军的客船了。
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就是如此纷繁复杂，真是

“剪不断，理还乱”，《呼兰河传》中就潜藏着萧红

命运的“达·芬奇密码”，揭示了萧红一生悲剧的

内在根源。在深入认识文学和生活之关系上，

《呼兰河传》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鲜活样本。
“萧红热”这一文化现象并不正常。客观而

论，萧红的文学成就本来有限，正如南京大学教

授王彬彬指出的那样: “过早逝世的萧红，在文学

创作上并未真正成熟，其作品虽然有着独特的价

值，但总体上的成就也是有限的”［17］。为何与萧

红同时代的那么多男性作家包括萧军、端木蕻

良、骆宾基等在内都没有如萧红这般走红? 果真

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皆在萧红之下么? 笔者

以为，已逝 70 多年的萧红在影视圈的走红，从根

本上说，是当今这个“娱乐至死”时代对一个文艺

女青年尤其是一个私生活复杂的年轻才女的浓

厚兴趣，换言之，萧红身上具备了多种吸引当下

眼球的商业消费元素，一般读者更感兴趣的是性

格叛逆的她与多个男性的情爱纠葛，正如《黄金

时代》片中萧红对骆宾基所说的那样: “我的绯

闻，将永远流传!”
“萧红热”早该到了降温的时候。正是出于

对“萧红热”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心态的关注，出

于对生活与文学、性格与命运关系的思考，笔者

谨作此文。

注释:

① 萧红《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部分入选 3 种版本小学

语文教材和 2 种版本初中语文教材: 人教版( 人民教

育出版社简称) 小学五年级课文，题名《祖父的园

子》; 教科版( 教育科学出版社简称) 小学六年级课

文，题名《我和祖父的花园》; 苏教版( 江苏教育出版

社简称) 小学五年级课文，题名《我和祖父的园子》;

苏教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简称) 初中九年级课文，题

名《〈呼兰河传〉( 节选) 》; 沪教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简称) 初中六年级课文，题名《祖父和我》。《呼兰河

传》第一章第八部分则入选苏教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简称) 小学三年级课文，题为《火烧云》。

② 譬如萧红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中有这样一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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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他很忙，早晨起来就跑到南岗去，吃过饭又要给

他的小徒弟上国文课。一切完了又要跑出去借钱。

晚饭后又是教武术，又是去教中学课本。夜间他睡

觉也不醒转来，我感到非常孤独了!”见肖凤编《萧红

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3 页。

③ 见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版，第 96 页。季红真《萧红传》中也写到这一情节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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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an Ｒiver: An Art Sample of the Motto of“Character Is Destiny”
WANG Cheng－xia1，WANG Min2

( 1．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2．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Yangzhou，225009，China)

Abstract: Hulan Ｒiver written by Xiao Hong in Hong Kong i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which has always
been praised． In recent years，the first part of chapter three of the novel has been selected in Chinese text-
books named“Grandpa's Garden”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ulan Ｒiver especially“Grandpa's Gar-
den”conceals“the Da Vinci code”about Xiao Hong's life tragedy－Xiao Hong missed deeply the freedom of
her childhood in Grandpa's garden virtually till her death． Actually，she had created a kind of dream life
through description of childhood，and the dream reflects clearly Xiao Hong's capricious－bigoted personality．
Xiao Hong's whole life was influenced by the dream about her childhood． This fact had corroborated the literar-
y saying: personality determines one's fate． In this“entertain to death”era，the phenomenon of“Xiao Hong
Craze”reflects that the public takes interest in a young woman who is complicated and confused in her private
life．
Key words: Hulan Ｒiver; capricious－bigoted; childhood dream; Xiao Hong Craze

( 责任编辑 赵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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